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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周热点

人 世间

在闽浙交界绵延的群山和湍急的溪流之间，横跨着 110 余座架通山河、
飞虹如画的木拱廊桥。它们静卧山水之间，融通了传统与现代，展现了厚重
的文化和珍贵的匠心——

廊桥传人们的匠心坚守

闽浙交界，山高水急，林木

繁盛。绵延的群山和湍急的溪

流之间，横跨着110余座木拱廊

桥。桥通路，路通村，在这片“九

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廊桥方

便了交通，也孕育出独特的“廊

桥文化”。

木拱廊桥，俗称“厝桥”，以

梁木穿插别压形成拱桥，形似彩

虹，桥上建有廊屋。“河上架桥，

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

体”，木拱廊桥不仅联通了山路，

更承担了乡民集聚、民俗活动、

休憩娱乐等功能。

寒来暑往，一代代匠人们因

地制宜，不断用精巧的技艺造出

样态各异的廊桥。是传统，也是

匠心。集资建桥、通力造桥、用

心护桥，一座座廊桥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造桥世家技艺九代传承
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

上河图》中，一座拱形桥梁宛如
飞虹横跨汴水河，这座浓缩北宋
市井繁华的桥梁便是著名的“汴
水虹桥”。

把长度有限的木材通过搭接
方式构成支架，不用铁钉，而是用
榫卯连接，这样的造桥技法充分
利用自然材料，桥梁结构精巧、受
力匀称，体现了古人无穷的智
慧。然而，这样的编木拱桥在宋
室南迁后在中原似乎逐渐失传。
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惊喜地
在闽浙一带找到了众多具有和汴
水虹桥类似编木拱架结构的木拱
桥，而且造桥工艺有所创新，这就
是闽浙木拱廊桥。

近年来，闽浙木拱廊桥颇受
建筑界、文物界专家学者的青
睐，被誉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
存”，具有“活化石的价值”。

刚届不惑之年的郑辉明是
福建宁德寿宁县坑底乡徐、郑造
桥世家技艺传承人。据郑辉明
介绍，家族的造桥技艺已经传到
第九代，传承历程长达200余年。

据史料记载，清嘉庆六年
（1801年），小东村造桥工匠徐兆
裕造小东上桥，这是徐、郑造桥
世家关于造桥的最早记载。徐
家的造桥技艺传至第五代徐泽
长之后，已无后人从事造桥行
当，于是将技艺传给表弟郑惠
福。郑惠福传给儿子郑多金，郑
多金传艺胞弟郑多雄，郑多雄传
给儿子郑辉明。

在这200余年中，徐、郑世家
造桥无数，其中包括十余座跨度
超过30米的木拱廊桥。这一世
家的历代匠人中，留下最多历史
痕迹的当数郑惠福和郑多金父
子，在1939年到1967年，父子两
人足迹遍布闽浙交界。寿宁县
的红军桥、单桥、溪南桥、刘坪
桥、鸾峰桥，浙江泰顺的双神桥
等廊桥，都留下了关于郑氏父子
的记载。福建宁德福安市潭头

镇潭溪桥桥梁上，至今还存有墨
书“寿邑东山楼村木匠郑惠福、
郑多金”。

郑多金19岁开始跟父亲一
起造桥，父子两人一起修建了11
座廊桥。然而，随着时代发展，
木拱廊桥的交通功能逐渐被更
加结实耐用、成本更低的其他桥
梁取代，无桥可做的郑多金也在
1967年以后封墨，直到本世纪初
闽浙木拱廊桥的保护与研究“大
热”之后，他才再度出山，与郑多
雄一起拾起了老本行。

2021年，郑家的遭遇令人痛
心。那年5月，92岁的郑多金老
人去世。同年8月，正在工地参
与施工的郑多雄遭遇意外，受伤
去世。一年之内连续失去大伯
和父亲，郑辉明陷入悲痛。徐、
郑世家造桥技艺的传承责任，也
交到了他的手上。

“80后”桥匠继承衣钵
1982年出生的郑辉明一直

被人唤作“小郑师傅”。木拱廊
桥造桥师傅群体年龄偏大，50岁
以下的桥匠都不常见，郑辉明算
得上是最年轻的桥匠之一。

2023年上半年，郑辉明最重
要的任务是带着匠人们一起，完
成浙江泰顺的泗溪横坑德贤桥的
建造。这座桥对于郑辉明来说具
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他作为“主
墨师傅”所建造的第一座廊桥。
“主墨”又称“绳墨”“正墨”

“墨匠”等，是造桥师傅团队中的
负责人，掌握着最重要的拱架核
心技术。在造桥团队中，还有

“副墨”“锯匠”“木料师”“拱亭
师”等辅助岗位。

造桥工作辛苦，郑辉明也并
非从小开始就造桥。年轻时，他
开过塔吊，办过超市，也到外地
打过工。随着木拱廊桥重新受
到重视，造桥工程也多了起来。
25岁那年，郑辉明开始跟大伯和
父亲学习造桥技艺，自此成为一
名桥匠。

郑辉明中等身材，穿着朴
素，因为常年的造桥工作，皮肤
已经晒得黝黑，右臂上三道长长
的疤痕是因为劈木头不慎留下
的。木工学艺很苦，需要磨炼扎
实的基本功，在大伯和父亲的指
导下，郑辉明从削树皮、劈木头、
刨木头这些基本功练起，逐渐掌
握了木拱廊桥建造的整套技艺。
郑辉明的家在坑底乡小东村，房
子并不起眼。虽说是木匠，但家
里的陈设很简单，院子里堆着木
料和木匠工具，还摆放着他亲手
做的廊桥模型。

木拱廊桥构造独特，工艺精
巧，整个工程不用铁钉，完全靠
榫卯结构穿插搭建而成，结构简
单而坚固，其中建桥台、造拱架、
架桥屋等工序都十分考究。郑
辉明介绍，因为木工的特殊性，
现在大量的造桥工序依然需要
手工完成。

造桥考验的是技术，也是人
心。郑辉明说：“大伯跟父亲曾
对我说，做桥一定要心好，不能
为了尽快完工就糊弄。人家建
一座桥不容易，自己苦一点没有
事，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质量。”

造桥需要东奔西走，吃住都
在施工现场，所以郑辉明一年当
中有10个月都不在家。上高中
的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一年也
见不了父亲几次面。

木拱廊桥建造和使用的地
域性很强，专职于建造木拱廊桥
的桥匠群体十分有限。在当地，
造桥也并不属于高收入行业。
郑辉明介绍，家族技艺传承的几
代人，生活都是紧巴巴的，如今
的桥匠们也强不了多少。郑辉
明想过改行，换个行当很可能可
以挣更多工钱。可是，真到了做
决定的时候，他又犹豫了。

廊桥于他，有着太特殊的意
义。来到位于坑底乡水绕洋村
的秀水桥，郑辉明感慨万千，因
为这是他与父亲合作修建的最
后一座桥。
“每当来这座桥的时候，我

还能回想起父亲的身影，回想起
跟他一起干活时的一幕幕，每个
细节都很清晰，好像就在昨天。”
郑辉明非常怀念跟父亲一同在
造桥工地上忙碌的日子。
“走到桥上就能想起很多往

事，看见我们摸过的每块木板、
每根柱子，里面有我们的汗水，
有我们的心血。从山上的木头，
到成品，到安装，每个环节都历
历在目。”郑辉明说，“造桥已经
变成了人生的一部分。”

从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到不
惑之年的中年匠人，郑辉明在造
桥中获得了很多人生感悟。有
时候村民看造桥辛苦，会给师傅
们买饮料、西瓜，有时候买菜不
方便，村民就把自己种的菜拿给
师傅们吃。村民们夸桥建得好，
他的心里也有一种安慰。

父亲这辈的造桥师傅群体
给郑辉明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
他们的“工匠精神”。“虽然他们
年纪很大，但是很卖力，每个师
傅的责任心都很强，有稍微不满
意的细微之处，他们都觉得不放
心，都要第二次去重新把它做
好。”郑辉明说。

现如今，经济条件好了，为
了发展旅游，延续传统文化，附
近的村落也开始陆续建起新的
廊桥，对郑辉明来说，这也意味
着工程订单慢慢多了起来。目
前，有几位师傅正在跟郑辉明学
习造桥技艺，他也很想把祖传的
技艺继续传下去。

从家族“单传”到开
枝散叶

作为一门谋生手艺，木拱廊
桥的核心造桥技术过去往往只
在家族内部传承，而在郑多金、
郑多雄之后，徐、郑造桥世家技
艺的传承已不再限于内部，而是
通过各种方式开枝散叶，传给了
更多的工匠。

作为寿宁人，“90后”李振从
小就对廊桥感兴趣。2017年，他
从福建工程学院研究生毕业，回
到家乡的住建部门工作。

李振的专业是土木工程，研

究方向是桥梁与结构工程。
2018年，寿宁县首次举办木拱桥
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与志愿者
培训班，李振报名参加。在那之
后，他结识了郑多雄，经常到郑
多雄的工地上，从最基础的技艺
开始学起。

李振观摩学习的廊桥位于
寿宁县犀溪镇，这座桥的施工耗
时半年，在与造桥师傅们同吃同
住同工作之后，李振对于造桥这
门手艺和桥匠这个群体也有了
更多的认识。近年来，李振也跟
多位木拱廊桥建造的老手艺人
学艺，最终成了宁德市木拱桥传
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李振介绍，闽地多山，廊桥往
往建在交通的咽喉要道上，当地
又多雨，因此木拱廊桥的另一个
功能就是为来来往往的行人或客
商提供休息和临时住宿的场所。
此外，廊屋还可以保护桥架不受
风雨侵蚀，让桥更加耐用。

李振认为，木拱廊桥在千百
年的实践中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架
构体系，里面不仅有科学的受力
系统，而且每座廊桥上都打着中
华传统文化的烙印，里面包含着
“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等中国传
统哲学思维，也包含着来自民间
的生活智慧。“木拱廊桥结构里有
‘三节苗’‘五节苗’‘剪刀苗’‘青
蛙腿’等说法，很形象也很贴切，
就是造桥师傅们用简单易懂的生
活经验来命名的。”李振说。

李振介绍，造桥师傅的工作
生活依然是传统模式，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
床，吃完早饭就上工，晚上七点
多就睡了。

随着时代变迁，能够通行车
辆、更为便宜结实的现代桥梁逐
渐取代了木拱廊桥的交通功
能。相应的，廊桥的观赏功能、
公共服务功能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愈发凸显。

2021年，李振在自己老家杨
柳秀村设计并主持修建了一座
新的廊桥，取名永祯桥。与以往
的廊桥相比，这座桥的设计更加
突出美感，廊屋、台阶等构件的
设计也都考虑到了当地居民休
憩与社交的需求。如今，建廊桥
已不单为解决村里的交通问题，
更多是一种文化和技艺的延续，
一种精神寄托。
“现在做桥，桥上的雕刻多

了，防护材料用得也更讲究了，
一些村落还把村里的名人和历
史等展示在桥上，景观功能变成
了比较主要的功能，桥梁结构和
建筑风格也相应会发生一定改
变。”李振说。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李
振对闽浙地区木拱桥技艺的传承
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他透露，
目前桥匠的整体年龄偏大，“80
后”“90后”甚至“70后”的桥匠都
不常见。作为业内人，李振正在
做系列口述访谈，采访老工匠们，
把相关技艺通过各种方式整理和
记录下来，以备未来的传承。

架通山河，飞虹如画。廊桥
静卧山水之间，融通了传统与现
代，展现了厚重的文化和珍贵的
匠心。郑辉明说：“我的祖祖辈
辈都造桥，我自己对廊桥的感情
也特别深，希望能够把造桥师傅
们的工匠精神以及造桥技艺传
承下去。”（林德韧 陈旺 李昊

泽 据《新华每日电讯》）

郑辉明坐在院子里，身后是他制作的廊桥模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旺 摄

位于寿宁县犀溪镇李家山村东北的红军桥横跨闽浙两省，如今

依旧是山中樵夫、牧人的方便之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昊泽 摄


